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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直播带货是一种电子商务与网络直播融合发展而成的新型互联网营销模式，涉及多个行为主体，滋生出

诸多乱象，如伪劣产品、虚假宣传等，破坏市场信用。传统的政府单一监管形式难以应对直播带货这种

新业态，应当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信用监管体系，解决直播带货中部门协同监管效果有限、直播带

货平台监管体系不完善、社会监督机制时有缺位的治理困境。具体而言，一要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

监管，二要完善直播带货平台监管体系，三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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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vestream marketing is a new internet marketing model developed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e-
commerce and online live streaming, involving many stakeholders and giving rise to various irreg-
ularities such as shoddy products and false advertising, which undermine market credit. The tradi-
tional single-regulatory form of the governmen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the new business model of 
livestream marketing, and a credit supervision system involvi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address the governance challenges such as limited departmental collabo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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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ion in livestream marketing, imperfect supervision systems of livestream marketing plat-
forms, and occasional gaps in social supervision mechanisms. Specifically speaking, firstly, it is nec-
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llaborative supervision among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econdly, im-
prove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livestream marketing platforms, and thirdly,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wer of social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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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9 年起电商直播行业迅速发展，直播带货成为主流的购物方式。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

的《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态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底，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8.16 亿

人，占网民整体的 74.7%。其中电商直播用户规模为 5.97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54.7%。直播带货是一种

电子商务与网络直播融合发展而成的新型互联网营销模式，它依托互联网平台，以网络直播方式对商品

或服务进行推介，并注重与消费者的交互[1]。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创新驱动下，直播带

货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传统的单人直播带货模式已经逐渐衍生出多人互动直播、场景化直播、VR 直播

等多种形式，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与淘宝等电商平台一起共同构筑起多元化的直播电商生态

[2]。但是，直播带货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行业乱象。这些乱象包括了假冒伪劣产品、虚假宣传、

主播偷税漏税等多个方面，反映出直播带货监管的不完善与不到位。 
直播带货是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其发展越发呈现多元格局，使得传统的政府单一监管形式难

以应对。若纵容这些直播不良行为，则容易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影响社会信誉。近年来，优化营商

环境以及放管服改革也不断要求创新市场监管方式。2019 年 7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要求以加强信用监管为着力点，创新

监管理念、监管制度和监管方式，建立健全贯穿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衔接事前、事中、事后全监管环

节的新型监管机制[3]。信用监管作为一种创新监管机制，能有效强化直播带货主体的自觉守信意识，用

信用为直播带货主体赋能，推进直播带货行业的良性发展。 

2. 信用监管在直播带货中的应用价值 

由于信用监管的制度功能与电商直播对监管的内在要求相契合，因而信用监管应当被广泛运用于直

播带货监管之中[4]。 

2.1. 信用监管与直播带货全过程监管的要求相契合 

全过程监管即代表着事前监管、事中监管、事后监管的全过程。信用监管贯穿市场主体的全生命周

期，与电商直播全过程监管的要求相契合。其中，事前监管以信用承诺、准入前诚信教育以及规范信用

报告标准来加强直播市场准入的风险防控，引导直播主体重视自身信用建设，自觉接受政府、市场和社

会的信用监管。事中监管聚焦于信用记录与信用评价，强调对直播带货进行信用分级分类监管。事后监

管则侧重于推进信用联合奖惩和信用修复，以促使直播主体主动守法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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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信用监管与直播带货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要求相契合 

直播带货包括政府、消费者、商家、MCN (Multi-Channel Network，多频道网络)机构、主播、直播平

台等多方主体参与。其中政府主要起引导和管理作用，承担宏观指导、政策制度供给、组织保障等重要

职责，并通过协作方式让上述主体共同应对直播带货带来的风险；商家是直播带货产品质量保障的基础；

主播、直播平台、MCN 机构既是企业产品的推介者，也是受益者；消费者既是产品接受者也是监督者[5]。
要想应对直播带货这种新业态，建立直播带货行业的多元监管模式是未来监管改革的方向。 

而市场主体信用监管作为我国首创的一项新型监管机制，监管的理念正在从过去的政府单一监管逐

步转向政府、市场、行业自律、社会共同参与的共治监管模式，并越来越重视通过多元共同参与治理提

升监管成效。随着直播带货治理复杂性与综合性的提升，政府需要积极调动直播平台、行业协会以及社

会公众对直播带货的制约能力与意识，通过明确相关主体的责任、建立信息公开平台、畅通投诉举报渠

道等方式来增大监管合力，提高监管效率。形成更加智慧化的全过程、全方位的信用监管格局[6]。 

2.3. 信用监管与创新直播带货监管手段的要求相契合 

信用分级分类监管作为信用监管的重要措施之一，需要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来对不同直播带

货主体的不同信用状况进行分类，从而针对性地实施差异化监管。例如市场监管部门可以依据信用评级

对直播带货主体调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频次——对信用较好、风险较低的直播带货主体，降低抽

查比例和频次；对信用风险一般的直播带货主体，按常规比例和频次抽查；对违法失信、风险较高的直

播带货主体，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7]。这样一方面能进一步降低政府监管的成本，另一方面也促使直播

带货主体主动关注自身信用状况，从而调动其守信的积极性。而直播平台也可对直播间进行分类分级风

险管理。 
信用监管需要采用智慧监管、网络监测等方式，通过海量信用信息归集和共享，利用互联网+、智慧+、

大数据算法，AI“画像”等新型技术手段，来实现对直播带货的精准监管。这些创新监管手段不仅能提

前对直播的风险进行有效防控，从而提高监管效能，也能更好地应对当下直播带货中引发的信用造假问

题。 

3. 基于信用监管的直播带货治理困境 

3.1. 部门协同监管效果有限 

3.1.1. 多部门之间难协作 
第一，各监管部门统筹协调的职责分配不明确。行政监管对于保障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有重要作用。

但是，对直播带货领域进行信用监管会涉及多个监管部门，即便是同一部门内部监管权限也有所交叉重

叠。目前国务院多以规范性文件形式进行分工分责，没有明确相关部门之间具体权责和边界，面对同级

部门联合执法也缺乏法律支撑，部门之间“运动式”联合执法也难以有效果。如 2018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 8 个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对电子商务领域

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中只提出“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地区工作机制”的方向性指导[8]，并未明

确相关部门之间具体权责和边界，包括如何协作进行联合惩戒和督促直播企业整改、如何分工合作的具

体机制等。 
第二，部门协同信用监管的法律依据不完善，集中表现在信用标准的不统一上。由于现阶段信用监

管相关规范立法层次较低且散乱，缺乏统一上位法规定，因而各监管部门之间尚未形成统一的直播主体

信用信息归集、公开、共享和信用信息评价标准规定。信用评价分类的指标体系不统一，信用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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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示出现字母、符号、数字等不同标记，不利于普通社会公众理解直播带货主体失信和守信情况，导

致信用评价结果的实用性不强，以信用评价结果为基础的信用分级分类监管自然也无法实现最大成效。 
第三，分级分类联合监管措施不完善。首先，随着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诸多农村人士也通过直播

渠道售卖水果、农产品等，因此除了监督直播带货发达地区外，相关部门需要及时对农村市场进行督查

[9]。但目前实践中监管部门对农村市场直播带货存在一定的监管空白，一些农户在未取得相关销售资质

和许可的情况下利用直播销售农产品，极易带来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风险。其次，依据信用评价不同等

级采取的信用联合奖惩措施，在法律设定上存在不清晰的地方，影响联合监管效果。例如从信用惩戒措

施规定来看，法律规范对一般失信行为未做出详细分类，一次违法失信记录和多次违法失信记录没有明

确区别对待，不利于直播带货主体对信用监管规范的认识和服从。 

3.1.2. 监管技术落后 
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行政机关也逐渐利用技术手段对直播带货中出现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管。但现

有技术手段难以满足直播带货信用监管的复杂治理需求，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行政机关缺乏

合理的信用评估模型以支撑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主播、商家等的信用评估尚未实现动态化、精准化。

第二，直播带货规模空前扩大，直播带货中失信行为表现形式日益隐蔽化，技术甄别难度不断加大。而

行政监管部门在利用技术手段监测直播平台方面存在专业技术人员不足以及数据壁垒问题。目前实践中

一个直播带货主体在某个直播平台违规被清退后，仍然可以转到另外一个平台继续直播卖货，此前的失

信记录仿佛不存在，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监管部门之间还未形成一个信用信息数据横纵互通的

平台，仍存在信息孤岛现象。每个政府职能部门都有自身的监管系统，在各自监管领域掌握的直播带货

主体信用信息和违法失信信息，难以有效整合和共享。 

3.2. 直播带货平台监管体系不完善 

3.2.1. 平台准入门槛较低 
在直播带货行业中，各大直播平台与商家之间经常存在经济利益的交织，这种经济联系使得平台自

治力度往往不够。虽然平台迫于行政监管规定和命令，会对直播的禁令事项加强监督，但其对其他事项，

尤其是擦边事项在一定程度上会基于利益考量而放松审核和管控。特别是在一个平台发展初期，会以低

门槛、高流量的方式来吸引商家和主播入驻，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利润收入。目前主播入驻直播间只

需要提供个人身份证明，对商家而言，除个人身份证明外，还包括相关的行政许可信息。大部分平台也

只对商家和主播进行形式审核，更不会对其进行严格的信用评估。因而造成他人使用虚假信息进驻直播

平台，致使侵害消费者权益事件的发生。 

3.2.2. 平台动态监测能力不足 
在直播带货的过程中，因为直播行为的实时性，直播平台无法对直播间进行全程、动态的监管，平

台的动态监测能力严重不足，难以实现对直播间违规现象的精准治理。一些带货主播们会钻平台监管的

漏洞，采取替换敏感词的方式规避监管。此外，平台固化的监测系统在节假日等高流量时间段难以及时

调整监测模式，较为僵化。 

3.3. 社会监督机制时有缺位 

3.3.1. 行业自律监管作用未发挥 
虽然以杭州为首的多个城市已经建立了地方电商直播行业协会，但目前我国网络直播带货行业尚未

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完善的行业自律机制，行业协会对于网络直播带货没能尽到应有的监管职责。直

播带货的行业自律管理一部分依靠广告协会、一部分依靠消费者协会，没有单独的全国性自律行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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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让行业自律监管难以推行。此外，有关行业协会制定了许多自律性规范文件，但这些文件多是对现

有法律规定的重申，对于如何对落实直播带货参与主体的信用监管方案缺乏具体规定。行业协会参与信

用监管的法律依据不充分，信用监管措施落实情况就无法保障。 

3.3.2. 社会监督力量有待进一步挖掘 
近年来，引起轰动的直播带货虚假宣传类案件大都是通过消费者个人或者有关媒体网络曝光，引起

舆论关注之后，相关行政部门才得以得到违法线索进行侦查。作为重要的社会监督力量，消费者个人和

社会公众在直播带货领域的监管作用应当被重视。但在目前信用监管的实践中，这些社会监督力量却常

常被忽视。以消费者为例，直播带货过程中消费者很难获得关于卖方的完整信用信息，致使其知情权受

限。消费者权益受损后的维权成本也很高，对直播带货失信行为的投诉渠道不明晰。 

4. 基于信用监管的直播带货治理思路 

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

看，负有市场监管、行业监管职责的部门承担直播带货信用监管的主体责任，起主导作用，而直播平台

和行业协会则是在政府主导下协同参与直播带货监督 1。 

4.1. 加强部门协同监管 

4.1.1. 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联动协作 
直播带货领域内监管主体众多，除了市场监管部门，还可能涉及网信办、公安、税务等部门，因此

要想加强对直播带货的信用监管，还需要构建一个联动协调的执法协作体系。 
首先，明确统筹协调职权的分配。应当以法律法规明确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牵头负责对直播带货

领域内违法行为的监管。直播带货本质上仍是商品销售，是市场行为，并且市场监管部门主管辖区内市

场主体登记工作，全面掌握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基础信息，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负责更有利于对直播带货

主体信用信息的应用。应由其主导与各部门进行协商，在各部门之间建立常态化执法合作模式，并以法

律规范强化对同级部门联合执法的法律支撑。 
其次，统一信用标准。应统一直播带货主体信息归集、公开的范围和标准，制定明确的清单目录，

并遵循比例原则，保护商家、主播等直播主体的隐私信息。此外，明确信用分类的标准，统一评价结果

展示的标记，同时指标体系应避免一刀切的“一票否决”式评价指标，且要全面覆盖直播带货主体各类

市场行为，并对不同情形赋予合理的分值[10]。 
最后，完善联合监管措施。第一是依据信用评价结果来在采取不同频次双随机联合抽查措施时，要

着重注意对一些县城，尤其是农村直播带货市场加大抽查力度，防止分级分类监管中出现监管空白。第

二是要细化信用奖惩措施的设定，区别直播带货主体一次违法和多次违法的分值和对应惩治措施，并建

立最低信用等级的直播主体淘汰制；提供充足的信用激励，对配合的被监管者设置加分项，可以采取降

低抽查频次、免于抽查或者大力推广模范的激励手段。 

4.1.2. 创新监管技术手段 
传统的运动式执法模式已难以适应主体多元复杂、价值多维立体的网络直播带货监管要求，因此需

要构建技术驱动型的“大数据 + 监管”动态治理模式[11]。监管部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监管技术，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5 号：“(十八)
积极引导行业组织和信用服务机构协同监管。……(十九)加强组织领导。……负有市场监管、行业监管职责的部门要切实承担行业

信用建设和信用监管的主体责任，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作用，为公众监督创造有利条件，整合形成全社会共同

参与信用监管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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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对直播带货全过程监管： 
一是要构建合理的信用评估模型，这是实施信用监管的技术保障。政府监管部门可以借助大数据、

AI 算法等现代信息技术，并购买第三方信用服务，与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协作或引入先进监管技术，对

直播主体尤其是主播、商家的信用信息收集，构建直播带货动态化、精准化的信用评估模型。监管部门

可利用信用评估模型追踪被监管者的信用信息，并进行不同等级信用分数评级，最终确定被监管者的信

用等级和监管措施。 
二是要加强部门间信用信息共享，通过技术赋能打破数据壁垒。监管部门应当建立依托大数据、互

联网+等信息技术实现信用信息能够“一部门获取，多部门共用”，构建一个由市场监管总局为监控中心

的、跨区域跨平台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并及时更新相关数据库。 
三是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技能培训，人工智能、大数据识别等对执法人员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为此监管部门应当定期对执法人员开展技术培训，以实现对直播带货不良行为的有力监管。 

4.2. 完善直播带货平台监管体系 

4.2.1. 提高行业准入门槛 
直播带货的爆火以及低门槛标准引发各类素质参差不齐的人涌入，大大加剧了事中事后监管压力。

平台作为连接商家与消费者的“中介”，《电子商务法》明确要求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履行事先审查义

务并建立相关的档案定期进行核查。目前的直播平台主体在运营过程中享有剩余利益分配权并且自行承

担经营的风险，实际上就是经营者的身份参与商业活动，所以应当承担经营者责任[12]。因此，平台一方

面应提高主播准入门槛，构建主播事前准入信用评估机制，依据法定的规范性文件或行业自治规范具体

量化入驻细则，签订信用承诺书后开展定期培训教育，依具体情况制定相应考核标准，来减少主播虚假

宣传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平台应在政府指导下对入驻商家进行资质的审查和登记。平台最了解商家

的基本情况，因而要在平台内部建立专人审核制，对商家提交的资料和信息，要求其承诺保证真实性。

此外，直播平台需增强与第三方评级机构的协作，推动第三方机构有效地为不同直播主体实施信用信息

评价服务，提供可靠的信用报告。 

4.2.2. 建立动态监测系统 
各大直播平台应构建动态监测系统，实现对直播带货全过程、全方位、无死角监控。引入人工智能

技术实现智能化预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敏感关键词进行监测，加强对主播在产品宣传过程中的监督；

提高对商家、主播行为的监测能力，通过技术升级持续优化监测水平，对经营异常、投诉严重的经营者

予以重点跟踪，一经发现其违法行为，需严厉查处。尤其对节假期、促销期等网络交易活动的重要时间

节点加强监测力度，及时发现风险[13]。同时建立专门巡查机制，开展自查自纠活动；畅通投诉渠道，及

时接收顾客反馈信息，通过技术手段初步判断投诉信息有效性后，传达至专门管理人员，由负责人核实

投诉信息并执行下一步的惩罚措施[14]。 

4.3. 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力量 

4.3.1. 构建良好行业自律监管机制 
为了网络直播带货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需要激活社会主体参与行业治理的热情，缓解行政监管带

来的压力。首先，建设全国性的直播电商行业协会。为了更好地对直播带货行业进行规范，应当促进行

业协会之间的协调整合，各行业协会之间要整合优质资源，产出优质内容。其次，直播带货行业协会需

为行业制定信用标准，为直播带货行业设立准入机制，组织主播、直播平台、商家等主体签订进入市场

信用承诺。最后，应依法赋予行业协会一定的监督检查权限。行业协会可制定合理的行业自治规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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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其制定的行业自治规范制度行使“检查监督权”，尤其是加强对直播平台的监督，联合政府打击直

播带货不良行为，积极协助政府推进直播带货信用监管建设。 

4.3.2. 完善社会监督 
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媒体的监督力量不应当被忽视。建立全面的信息公开制度对提高信用监管效率

至关重要。这不仅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也是维护公众知情权的必要条件，是多元主体参与直播带货信

用监管的前提。部门立法和地方立法应对公众参与信用监督做出具体规定，尤其是对公众知情权的渠道

和参与的方式，给于明晰界定，拓宽公众参与直播带货信用监管的渠道。监管部门应创新直播带货主体

信用信息披露方式，通过手机 APP、微信小程序等多种渠道，可为公众便捷应用信用公示系统提供便利。 
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宣传教育，并推进消费者投诉举报制度及其奖励机制的建设，畅通投诉渠道，通

过听证、举报信箱、新闻监督的方式发挥社会主体的多元监管功能，引导公众积极主动参与信用监管，

通过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给社会大众参与信用监管提供制度动力。市场监管等部门要成立线上线下一体

化的消费者维权渠道，对投诉渠道的处理采取精简的流程，减少消费者投诉的成本，鼓励消费者在遇到

直播带货虚假行为时向有关部门提供线索，积极维权。同时，社会媒体也应当加强对直播带货中种种虚

假乱象的关注与报道，紧紧抓住舆论监督的重点，最大限度地释放外部监督效能。 

5. 结语 

直播带货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作为一种新型营销模式，其竞争背后难免会存在破坏网络交易信用

的行为，给市场治理带来挑战。直播带货是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涉及政府、平台、消费者等多元主

体，只有引入与直播带货全过程、多主体、新手段监管要求相契合的信用监管，坚持各主体共同参与监

管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但目前基于信用监管的直播带货治理仍面临一定的困境，从行政监管机关

方面来看，存在多部门之间难协作和监管技术落后问题；从平台角度看，直播带货平台监管体系并不完

善；从社会监督方面看，行业自律监管作用和社会公众监督力量都有待加强。要想解决上述治理困境，

就需要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联动协作，创新监管技术手段；平台方面要提高准入门槛，建立动态监测系

统，强化平台自治能力；构建良好行业自律监管机制，完善社会监督。综上所述，要从政府、平台和社会

三方面完善基于信用监管的直播带货治理思路，以降低直播带货存在的信用风险，促进直播带货在法治

化轨道上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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